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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名楼·喝沧酒·唱大风
郭学青

大江东去 登鲸川楼
元·王旭

飞楼缥缈，疑行云，势压鲸川雄杰。
宾主落成登眺日，正是炎蒸时节。把酒
临风，凭阑一笑，忘尽人间热。四围烟
树，万家金碧重叠。休问去棹来帆，南商
北旅，欢会并离别。且向尊前呼翠袖，歌
取阳春白雪。千古兴亡，百年哀乐，天远
孤鸿减。酒阑人散，角声吹上明月。

作者简介：王旭（约公元1264年—1307
年），字景初，东平（今属山东）人。以文章知
名于时，与同郡王构、永年王磐并称“三
王”。早年家贫，靠教书为生，足迹半天下，
大德初曾到长芦。著有《兰轩集》。

连窝驿道中
清·王实坚

远林疏处片帆斜，
路近河干望转赊。
茅屋村村溪水上，
门前多半是芦花。

作者简介：王实坚，直隶吴桥人，工画墨
竹，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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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运河，千年流淌。两岸烟火，生生不息。
两岸，曾经有两座楼。南川楼，朗吟楼。
如今，独留白云空悠悠。
跟白云有点关系的是朗吟楼。相传吕洞宾曾在江淮斩

蛟、岳阳跨鹤，乘黄鹤驾白云飞越洞庭湖来到沧州，终日饮
沧酒宿醉，做快乐神仙，曾云“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
洞庭湖”。后有人建楼，取此意，名为“朗吟”。

可能是凭着这股子仙气儿，此楼曾是古沧州城名胜之
一，历代文人多有赞颂，如今虽湮灭已久，关于它的诗篇，
仍为人称道，给运河平添了一抹风流雅韵。比如清代诗人
傅王灿曾题诗《登朗吟楼》：“无边春水向东流，飘洒微风吹
入楼。一带烟云接两岸，欲过荡漾泛泛舟。”晚清诗人阎符
清曾题：“何处朗吟楼，城南古渡头。御碑传不朽，仙踪许长
留。古树冰霜老，长河日夜流。苍茫无限意，恍对洞庭秋。”
这光景让人恍然想起黄鹤楼，一样的仙人乘鹤而去，一样
的借诗抒怀，长叹岁月无情，只是一个楼还在，一个楼已
颓。沧州可否再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比起朗吟楼，南川楼更有烟火气，它曾是盐运司的“招
待所”。据宁波天一阁藏书隆庆版《长芦盐法志》记载，南川
楼是长芦盐运司的官方建筑，最初建造的目的是用于盐运
司官员闲暇登眺，后毁于清初战火。

让南川楼名声大噪的是沧酒，就是传说中让吕洞宾宿
醉的酒，当年南北往来的官商过沧州必到南川楼饮沧酒。
清代沧州老乡、大才子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
道：“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
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罂沉至河底取其地之清泉，始有冲
虚之致。”“南川楼水所酿者，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亦不
病酒，不过四肢畅适，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
否。”由此可知，当年南川楼附近一定是酒肆林立，而往来
官商文人过此必要逗留一番，畅饮高吟无数。

一个醉倒过神仙，一个醉倒过才子，两座楼，遥遥相
望，尽显沧州千年风流。如今我们空对岁月，不由生出“日
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怅然。

2021年春天，大运河畔格外繁忙，沧州主城区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正如火如荼，南川楼、朗吟楼也要复建。3月份
南川楼老城区开始搬迁，5月份工程开工，7月份封顶。这
速度，与市民的关注度成正比。两楼均不是原址复建，而是
在收集了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后，实施风貌展现，再融合
现代商贸、文化交流等功能。两楼相距约 200米，与运河

“几”字弯隔河相望。片区双面环水，与周边片区构成完整
的游玩线路，形成“两楼一街，北文南狮，百尺为形，千尺为
势”的空间格局。同时，这里将保留一定的居住功能，成为
一颗有烟火气和城市记忆的运河明珠。

沧州历史上有三大楼名扬天下，即清风楼、南川楼、朗吟
楼，但历史上它们从没有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里。清风楼复建
于20世纪90年代，屹立于运河畔，早已成为沧州城市地标。21
世纪，沧州三大名楼，自北向南，将依次为清风楼、朗吟楼、南
川楼，三星拱月于大运河畔，成为沧州新的文化地标。

我们的乡愁终于有了具象表达，想象楼成之后的狂
喜，不外元代诗人王旭路过沧州登上鲸川楼做的那首《大
江东去·登鲸川楼》。

届时，我们可畅饮沧酒，宿醉不归，听大风把角声吹上月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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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壳坝
宋灵慧

诗人王实坚是吴桥人。他行船至连窝驿，是率性游
玩，还是探亲访友，已无从查考。不仅如此，就是容他落
桨憩神的堤坝，是不是谢家坝，是否为糯米浆混灰土夯
就，亦无从考究。

但我确定，运河自南而北行至此，豪爽地甩出个二
百多米长的弯始终是在的。那弯钝钝的，无论置身堤左
还是堤右，它都酷似清隶的长捺，茁壮而不粗疏，拙朴又
不乏灵动。

一道阔大的长坝拥着，一叶秀气的木船泊着，一位
帅气的书生于船头或船尾，或立或卧，行道中的他，心如
枝头的鸟。他目光跟河水一样，顺着堤坝由弯而直，一道
甩出去。

诗人目光所及，景色并不甚佳。如国画的水墨点染
洇晕一般，岸上是高高低低的树木、疏疏密密的林子。目
光跳过浓密处，于疏疏落落的缝隙中，几片帆斜着，
悠悠晃晃的，仿佛某个枝条上的叶子，为微风所拂。

脚下，河水是干瘪的。诗人只能让思想带
着目光，让目光化为思想，转过比堤坝更远的
弯，那是停泊思想的更远处。

思想里的景色果然美妙。茅
屋连着茅屋，村庄连着村庄，丰
丰盈盈的溪水，把村子屋子像珠
子一般串联了起来。每一座茅屋
门前，不管飞扬还是晃动的，多
半是会思想的芦花。那芦花，一
律无语。

用思想画画，无须浓墨重
彩，无须渲染烘托，寥寥数笔，便
形神气韵直抵人的魂魄。这不得
不让人揣测，诗人难道是画家？
的确，王实坚是一位画家诗人，
诗人画家，工画墨竹。

实非佳景，却出
妙意，这像极了与之

同朝的那位谢员外——屡屡决堤泛滥令百姓叫苦不迭的这道
二百多米长的弯坝，居然催生了他糯米浆混了灰土夯实的灵
感，他居然用糯米打败了石头，成就了运河铜帮铁底的传奇，从
此这座堤坝叫谢家坝。

原来，谢家坝，这段沧州南运河上218米长的大坝，是生长
诗思的神奇之地。

谢家坝，我去过好几次。每次把自己放
进坝心，就觉得坝身是一枚大大的稻
壳。我想，当年的王诗人以及来来往往
骚客的诗情，就是这枚稻壳里
的种子吧。

暂且，借用王诗人的
思想画笔勾勒一下。沧州
南运河从吴桥六屯到青
县李又屯两百多公里，谢家坝这样
的弯据说有好多个，那每一道坝就
化作一枚稻壳的形神。这支画笔再
幻化，成为巨椽一般，于运河空间一
直延展。那么，北上北京，南下杭州，
京杭大运河就成了中华大地上一枚
硕大无朋的稻穗。它每一枚稻壳里，
都饱蓄着绚丽的诗思。

就把自己放在谢家坝这枚稻壳里
吧，隔着时空，跟王诗人拱手——你
好，先生！且看，如你一样的先人
所撒播的种子，如今将蓬勃成我
大运河烂漫的春天。丰
水，通航，游轮，画船，
河灯，号子……一切的
一切都会从诗里
走出梦一样美的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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